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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氣候正好，儘管是夏天，人在著名四
大火爐之一的南京，近黃昏時分，熾烈陽光稍
加收斂，變得溫柔可人。走在綠樹 蘢的公園
尤其心曠神怡，近處遠處全是順眼的青翠碧
綠。陽光照耀處，或照不到的陰暗地，大片深
淺濃淡的翠綠，沉靜地散發無窮的魅力。
旅遊手冊時常介紹，有些地方一輩子一定要

去一次，才叫不枉此生。但有的地方，去過一
次，仍嫌不足，還想要再去第二、第三次，南
京便是那地方，叫人不去是遺憾，去過以後，
沒有再去，反而是更大的遺憾。
上回是慕名已久的拜訪，駐居南京，每天到

周邊城市去觀光，揚州、蘇州、無錫、周莊等
等，走得愈多，益發惆悵。嫵媚婀娜多姿的水
鄉，細節巧妙玩味的園林，每到一處都意猶未
盡，依依不捨，難以道別。
有沒有另外一個城市，處處充滿綿密而淡雅

的詩情和畫意，在南京行旅之前，如此景物皆
夢裡幻象，或許曾經夢遊，未曾想過可以真正
實現。
江蘇溫柔秀氣，從容細膩的韻味，在那麼長

遠的時間裡，相隔遙遠的我們僅只在書中會
面，無從相見，一旦夢想實現，真實的美好叫
人手足無措。
細雨紛紛中到周莊，下車後便穿過一條橋又

一條小橋。河與橋，是周莊風景的主角，毛毛
雨則是最佳配角。許多遊人不顧灰撲撲陽光下
的絲絲小雨，甚至不打傘在雨中閒逸漫步，隨
手採來一點浪漫，隨意在橋階或亭台或河畔或
老店前後或拍照或散步。
沾上雨水的青石台階，有點濕滑，低頭踩

階梯慢慢爬上橋，抬首一望，眼前不就是雙橋
麼？
明知這是1984年陳逸飛筆下的「故鄉的回

憶」，卻因不能置信，自己大驚小怪地問自己：
這是雙橋吧？是已故畫家陳逸飛的雙橋吧？
當年美國石油大王阿曼德．哈默到中國，將

高價買下的《故鄉的回憶》贈送給鄧小平以
後，中國人四處搜索，找不到畫中的風景。
1985年，油畫印成聯合國的首日封，古鎮周莊
一夕間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接 變成旅遊
熱點，今日極度商業化的周莊，是要感謝陳逸
飛或不？
那日仍有很多畫家在現場寫生，只不過，周

莊那條河裡的水，也許記錄 陳逸飛的後悔，
沉鬱得流不動。
在書上的所有畫面，收藏在腦海裡太遠太

久，果真出現，搞得自己像鄉巴佬出城。啊！
這就是紫籐？這是薔薇？這是石榴？這是牡
丹？這是杜鵑？這叫太湖石？似乎非得樣樣親

手撫摸一下，才心甘情願，
算真正看過。
那回的出遊，有時過夜也

有當日觀光，最終都回到南
京，如此這般兩個星期過後
便有了回家的親切感覺。終
究揮別南京返回熱帶家鄉，
一邊翻看旅遊手冊的介紹一
邊以回憶去重新閱讀六朝古
都，發現超喜歡公園的人竟
叫玄武湖公園成了南京行的
漏網之魚，有點懊惱事前功
課沒有備足，主要還是南京
景點太多，時間不夠。
今年初夏5月的玄武湖公園

裡人潮如鯽魚般擁擠，一園
的蒼松青柏碧柳翠竹，綠茵草地上滿植五彩繽
紛的鮮花更叫人目不暇給，一個抬頭，廣玉蘭
形似白色的荷花開在大樹上。
空氣中浮泛 因稀薄更顯珍貴的廣玉蘭香

氣，愛聞香味的人用力呼吸，突聞耳邊傳來曾
經流行一時的《甜蜜蜜》，竟是永恆甜蜜的鄧麗
君。原來散步的人帶 錄音機經過，不理是否
吵人，不管是否有人抗議，就那樣強迫性高聲
地沿途傳播，把自己所好與眾人分享。
鄧麗君尚未走遠，又來一個「忘記你實在不

容易，倒不如忘掉我自己⋯⋯」這回是原創歌
者，大概沒經過卡拉OK訓練，荒腔走板，卻
也自有一股動人意味，一首憂傷心碎的歌曲，
他演繹得輕快歡悅，旋律照樣悅耳動聽，弔詭
得很，然而這並非演唱會，出錯沒關係，就算
演唱會，出點差錯亦無礙，寬容的觀眾不是嚴
格的老師，沒有高調和刻板的要求。未知南京
人是否超愛唱歌，再走不多遠，又來一首曾經
在內蒙聽過的《飛鷹》，不停的歌一曲一曲傳
來，令人想起席慕蓉的姐妹席慕德有一次搭的
士，的士播 流行曲，席請司機把音響調低。
司機問她：「你不喜歡音樂嗎？」聲樂家席慕
德回答：「是呀，我不喜歡音樂。」
還有一回夏志清和無名氏在台灣搭自強號火

車時，兩位作家言談甚歡，卻嫌火車上音樂擾
人，於是請車長小姐調低，小姐忙碌工作，未
加理會。夏志清受不了，朝她一跪，音樂終於
低聲了。他們繼續聊天，過不久，音樂再起，
夏志清對無名氏說「這次輪到你去跪了。」
歌曲事件不過是生活裡的小小插曲，生命中

尚有很多難以容忍的事，最後也宛如輕煙，裊
裊過去，蹤影不見。
愉悅的步伐徐緩，輕鬆的心情使得接受度越

隨和，無須在乎歌或歌者，像風一樣暖暖吹

拂，湖水粼粼發亮，一首接一首陸續有來，不
經意間投入了南京人的平常生活，到玄武湖散
步是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玄武湖公園
不收門票，蹲在門口的一個男人告訴我，說完
他用下巴擺個邀請的姿勢，你們進去走走吧。
原來準備到朋友特別介紹的台城，朋友建議日
落黃昏方為理想時段，沒想到無情的城門在規
定時間關閉。門口售票的同志搖頭，這時間已
過，不允進去。
遲了，便是遲了。城牆上滿天的紅霞同情地

照在我們身上，城牆後邊的玄武湖公園便是我
們獲得的補償紅利。帶 誤會在公園尋尋覓
覓，找不 午餐的請客主人特別讚賞的有風
景，有小吃，有酒吧，異常休閒的吃喝之處。
那晚回到酒店仔細閱讀旅遊小冊，才知傍依
玄武湖畔新闢一融合旅遊、休閒、商務於一體
的商業街區，建築以青磚小瓦和小尺度建築群
與明城牆相協調，渾然一體，其中別具一格的
屋頂平台設計，可透過600年明城牆穿越時空，
遠眺玄武湖與紫金山，將南京城最具魅力的湖
光山色盡收眼底，是時尚人群出沒的地方。
錯過明城匯的惋惜被玄武湖公園彌補了。湖

岸呈菱形的玄武湖周長大約10公里，面積437公
頃，水面就佔368公頃。湖內五個洲分為「環洲
煙柳」、「梁洲秋菊」、「翠洲雲樹」、「菱洲山
嵐」、「櫻洲花海」，皆有橋或堤相連，我們經
過「台菱橋」時，夕陽恣意地把大片金光灑於
湖上，遠山近水皆溶在黃金色彩裡，歌聲這時
再度飄來，永遠不可救藥的溫柔鄧麗君仍在幽
幽傾訴「如果沒有遇見你，我將會是在哪裡？
日子過得怎麼樣⋯⋯我只在乎你⋯⋯」並非目
的地的玄武湖，無意中走進去的公園，美景不
斷，歌聲不停，像這樣的迷路，如果還有，仍
想再來一次。

那時候，常見村裡女子雨天補衣。那些補了又
補，納了又納的舊衣，常讓我忍不住的想知道，到
底哪一塊布是軀體最初的故鄉？哪一種顏色是它最
初的容顏？
每次我問，補衣的人總會告訴我它原來的模樣。

而我怎麼也想像不出，怎麼也不相信一種藍布衣竟
會變成一件百衲花衣。別說正面，就是把衣服反過
來，也找不到一寸完整的、像樣的原版。
現在相信了。何止是一件布衣可成百衲。人心亦

如此。
世事滄桑，心如薄絹。總有破時，總得補。破破

補補，到成熟，拿那心境到亮處。照，哪裡還有多
少底色。
層層疊疊，從青絲疊到白髮。哪兒受傷，哪兒該

補，只有自己知道。千瘡百孔，補不勝補。心境的
襤褸，沒有人知道每一個補丁是為了甚麼、縫於何
年何月。外人看見的只是成熟的外表、練達的處
事，補丁後的故事，自己亦不肯輕提。
百衲之心，納在自己胸口。
百衲之衣，可為日曆，細細數 多可知歲月匆

匆、容顏易逝。百衲之心，可為日記，刻骨銘心的
事，都有覓處。一個小娃娃，就這樣，在百衲裡長
大成熟，從不會穿針繞線，長成了一個精於女紅的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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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被輕輕地推開了。
病房內的擺設非常簡單，但卻顯得很整潔。一眼看去

四處沒有一樣多餘的物品。
豐先生閉 眼，戴 氧氣罩孤零零地躺在一張離窗戶

不是很近的病床上。面色發白，但神情看上去卻很安詳
自在，像是並沒受到過任何病痛的折磨。
床與那扇窗戶間保持 的是一種看上去使人覺得安心

的距離。使人很容易想到即使是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即
使窗戶來不及關，從窗外飄進來的雨點也只會落在床前
的那片地毯上，而沒可能把病人躺 的床鋪弄濕。
病床的樣式很新，每條腿上都帶 車古車鹿，並且還能隨

時調節升或降的高低度。
端詳 父親那泛白的瘦削的面頰，一些散在額前、枕

上的銀髮，以及像是正在熟睡 似的神情，這種種的跡
象無論如何還是使豐容的心情突然變得沉重起來。
她從牆邊輕輕地移過來一把椅子後，便挨 病床坐了

下來。
病房裡的用具不多，除了病床，一個隱蔽在牆內的壁

櫥外，只有一個金屬的衣帽架，一個床頭櫃，及兩張不
大的桌子、椅子和沙發。
進門時一眼便能望見的那扇窗戶，就在正門對面的那

道牆壁上。那是屋子裡唯一的一扇窗。透過那層下垂的
窗簾，能看見院內的樹叢及一片被修剪得十分平整的草
地。
從位於正門另一邊的那扇一直半敞 的內門望進去，

可以知道那是一個設施齊備的洗手間。
病床離門不算遠，在病床靠牆的那一頭擺 一些隨時

備用的醫療器械。
打量過病房內的基本設施後，和父親最後一次相聚的

場景又很快浮現在眼前。那是去年年底放寒假前，因聽
說師生聯合演出中有她的獨唱節目，父親曾特地搭飛機
從巴黎趕到她任教的那所大學前來觀看。她一上場，坐
在靠近舞台前面觀眾席上的父親的神情便是那麼地專
注。在他眼裡，她扮成一位梳 一條粗粗長長的髮辮，
穿 民族服裝的俄羅斯姑娘的形象和她所選唱的幾首俄
羅斯民歌是那麼地得體。這在排練時一直高度保密的節
目不光是使得父親，同時亦使得所有在座的觀眾 迷。
想 就在演出結束時，父親帶 一束不知從甚麼地方

採集來的野花走上舞台來祝賀她演出成功時的那副神
情，使豐容不覺溢出了熱淚。

門被慢慢地推開了一道窄小的縫隙，不知不覺地，已
把豐容重新拉回到現實裡。
父親仍一動不動地躺在病床上，看不出究竟是在睡，

還是仍處於昏迷狀態中一直沒有甦醒。
這時，只見一位身材不高，穿 一身本地衣 ，頭上

包 塊土布頭巾的老婦，用她那雙顯得特別粗笨的手，
捧 一束像是摘自於山野的鮮花，拎 一隻小提籃，探
頭探腦地從門外走了進來。
「您一定是豐老先生的家人吧。」
婦人一臉憨笑，剛進門，便出於一份敬意似地用手抹

掉了包在頭上的那塊粗布頭巾，接 ，便用一種不太純
正的法語壓低了嗓門主動說道。隨後，已用那隻騰出來
的手，親切地握住了豐容的手。
豐容感激地接過那一小束鮮花和那隻顯然是裝 些食

物的小籐籃，轉身先放到了緊挨 牆壁的那張桌子上。
「剛由前廳進來時，櫃 前的人便已和我說妳已趕來

了。妳是老先生的女兒。不對嗎？」
「是的，正是哩。」
豐容點了點頭。
「豐先生自從來到我們村子的第一天起，便一直住在

我那裡。多好的人啊，我知道平時他最喜歡花，尤其是
山上隨處開 的這些沒名稱的花。」
婦人輕聲地說。
「這是剛從我家的後山崖採集來的。哦，那隻花瓶

呢？讓我想想看，昨天下午丟了那些枯萎了的花枝後，
當時讓我放到哪裡去了呢？」
婦人的說話聲一直很輕。說完了才走近床邊，朝

病人打量了一會。之後便又心事重重地低下頭來，
真心誠意地在胸前劃了個大大的十字。
「不是我在說玩笑，老先生確實是喜歡這些山花

呢。他還曾經為我採集來的一些花，畫過一幅畫兒
呢。那花瓶，哦，那花瓶看來一定是讓我放到洗手
間裡去了吧。」
說 ，轉了一個身，便見老太太已往洗手間走

去。
這老太太為什麼使人覺得這麼面熟呢？之前，我

們有可能在哪裡照過面呢？豐容想。過了很久才想
起這位婦人很像是文生．梵高在他早期那幅《吃馬
鈴薯的人》的畫作裡描繪過的農婦。當初藉 昏暗
的燈光，畫家試圖表現的或許正是這麼一種樸實無
助的長期依靠自力過活的農人的精神狀態吧。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牛奶成為中原人的日常食物，時間
並不長。第一波飲用牛奶的風潮，是
蒙古人征服時期，乳品作為主食曾經
流行過一陣子。在此之前，牛奶在人
們的觀念當中，只是滋補品，而非尋
常食物。唐代「醫聖」孫思邈的《千
金方》曰：「牛乳，老人煮食有益。」
就是把牛奶定位於老年人用來滋補體
虛的食物，只是偶爾進用，但非主
食。後來隨 蒙古人的退走，牛奶也
淡出了人們的食譜。明人繆希雍的
《本草經疏》曰：「牛乳乃牛之血液
所化，其味甘，其氣微寒無毒。甘寒
能養血脈，滋潤五臟，故主補虛餒，
止渴。」可見明代之人對於牛奶的認
識仍然很有限，而且是被歸於「藥字
號」的行列，而非「食字號」的範
疇。
飲用牛奶的第二波風潮，是在清

末，隨 國門被打開，已經習慣傳統
生活方式的中國人，也主動或被動地
接受了一些外來的生活觀念，喝牛奶
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時人也受制於奶
源，以及部分人飲奶後會出現腸胃不
適的困擾，但飲奶的心理障礙已經基
本去除。除了飲用，還有人把牛奶煮
沸後用青鹽點鹵凝結，製成乳酪，佐
以香粳米粥，成為街市上風味絕佳的
小食。由於飲奶者眾多，又沒有形成
規模的奶牛養殖，牛奶供不應求，以
至於清末之際，就已有了牛奶造假的
現象。
《清稗類鈔》曰：「偽造者，輒摻

泔水，或以提取乳油之餘料，其有腐
敗者，更加鹼以滅其臭味。」清代的
牛奶造假者也分為三種類型。較為文
明的造假者，只是在牛奶裡摻淘米
水，增加份量；品德稍差的，是把製
作乳酪、已經提取過乳油的餘
料，當成牛奶售賣；品行更為
低下的，則是在已經變質發臭
了的牛奶裡加鹼，掩蓋住酸臭
味，然後照樣發售。而且，在
沒有對比、信息不對稱的情況
下，這種造假行為也並不容易
識破。
我小時候很喜歡喝牛奶，但

一年之中也難得喝一兩回。過
去要喝牛奶，就得到國營牛奶
店購買奶牌—店方在一塊火柴

盒大小的鋁片上面鑿字，上方穿個小
洞，用一根細鐵絲串起來，有十五塊
一串的，也有三十塊一串的。而在以
前，奶牌也是做父母的獎勵孩子的一
種手段，譬如某次考試成績好，或近
期的表現積極聽話，於是到了發薪的
時候，做父母的就會到牛奶店買一串
奶牌，讓孩子每天拿一塊，到牛奶店
喝一碗牛奶。
過去奶店賣的牛奶，是盛在一口大

鍋裡，座在煤爐上時刻加熱 ，而在
加熱的過程中，會有大量的水分蒸
發，營業員也會不斷地摻水到牛奶當
中，然後大量加糖，令人覺察不出奶
中摻雜有水。所以，我幼時喝到的牛
奶，都是奶味淡而甜味重，因無法對
比，我一度認為，牛奶就是這種味
道。直到多年以後，有人贈給我一盒
進口牛奶，喝了我才發覺，原來純牛
奶是如此的香濃，且是沒有甜味的。
當然，相比只是在牛奶裡摻水加糖，
如今的造假更是令人嘆為觀止。譬如
用廢皮鞋造出的牛奶，如果不被曝光
出來，人們即使想破了腦袋，恐怕也
無法把這些完全沾不上邊的物事聯繫
起來。誰能想到爛皮鞋能造出牛奶
呢？
如今在一些城市的近郊，已有人專

門養殖奶牛，顧客可以親眼看到擠奶
的過程，但不少心有餘悸的人，依然
不敢飲用這種不經任何中轉環節的牛
奶，因為他們又有新的擔心，如瘋牛
病、口蹄疫。膽小的我，現在看電視
經常會看成這樣：一個膚如凝脂的美
女用牛奶一樣的水洗浴，接下來有人
舉 一杯水說，某某奶，營養一代
人；緊接 ，另一個廣告明星擠眉弄
眼地掩 嘴說：誰喝誰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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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營養價值高，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

食物。 網上圖片

■陳逸飛筆下的雙橋。 網上圖片


